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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為天，所以飲食
自古以來就是百姓永恆的話
題，這在南京土話中也同樣
如此。所不同的是南京土話
中有許多對於飲食的特殊說
法，它們中有的饒有情趣，

有的讓外地人聽來會感到一頭霧水。
如果有一種食物或菜餚味道很鮮美，老南

京人就會說它 「透鮮」。透字在這裡作滲透解
，若食物或菜餚鮮得都具有了滲透性，它能不
鮮嗎？至於頂極的鮮，在南京土話中是 「鮮掉
腭（上腭）」。試想，鮮美得讓人落下了上腭
的食物可不就是頂極的鮮了嗎？

要是菜餚中的油多得膩人，用南京土話說
就是油多得 「鬧人」；而要是菜餚中油水少了
呢，在南京土話中是 「剮人」，即剮人身上的
油水。混在一起的剩飯菜在南京土話中被稱為
「惡水缸」，即泔水桶；這種稱謂可是有點令

人作嘔了。說到不潔乃至變質的食物，南京土
話則以 「五老七傷」稱之。五老七傷與亂七八
糟意思相同，而對於這樣的食物，還是不入口
為上。

吃飯一詞在南京土話中的說法較多，有
「填肚子」、 「餵腦袋」等等。如果在中餐與

晚餐間加餐，用南京土話說就是吃 「下周」
（何以如此說，尚不得而知）。土話稱花自己
的錢吃飯為 「蜻蜓吃自己的尾巴──自吃自」
。管讓別人請客叫 「敲竹杠」。吃白食在南京
土話中是 「吃白搭」，而請別人吃飯則是 「做
東」。如果是幾個人湊份子聚餐，那在南京土
話中就是 「抬石頭」，它源自於抬石頭需數人
合作之意。

到了餐桌邊，飲食方面的南京土話就更多了：菜餚豐盛的
筵席被南京土話稱為 「三鍋四灶」──用上了三口鍋與四座灶
的筵席能不豐盛嗎。對於服務好而人氣旺的飯館，南京土話形
容其為 「響堂亮灶」。稱呼或形容餐館用餐者的南京土話也很
豐富。如果一個人很貪吃，吃得又猛，就會被別人叫做 「餓癆
」，即餓得要命，見着飯菜便不能自已了。對於這樣的用餐者
，在南京土話中還有一種稱謂，那就是 「菜蒲包」，形容吃時
嘴裡肚裡填滿了菜，像個塞滿飯菜的蒲包一樣。若有人吃得過
飽，吃到肚裡一點也裝不下了，那麼用南京土話來說，這就是
吃到了 「衙門口退財」的地步。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過去的
官府衙門是 「有理無錢莫進來」。假如官府衙門居然退財了，
那只能是衙門裡的錢財多得裝不下了。這裡把嘴比作衙門口，
把吃得撐不下喻為衙門退財，既形象又不乏幾分幽默。此類土
話還有不少：如說吃得過快是 「三天沒吃飯」；吃得太慢為
「細巧」。吃相難看被說是 「窮吼巴拉」，吃得過少被稱為
「吃貓食」等等，不勝枚舉。

兒童多嘴饞者，他們不但愛吃零食，而且往往吃相不雅；
因此也就有了許多有關孩子們飲食的南京土話。對於一天到晚
零食不斷嘴不停的孩子，家長們有時會用南京土話說他們是
「老鼠摸着蜜劑凼（存放蜂蜜處）」。這是個很有趣的比喻，

試想老鼠找到了存放蜂蜜之處，那還有個完嗎？以此來形容孩
子好吃真是太形象了。吃飯時，有些孩子嘴裡會發出吧嗒聲，
讓人聽了很不舒服，這在南京土話中就是 「咂嘴兒」。吃飯時
愛說話是不少孩童的通病，話說多了，家長往往會訓斥道：
「不要嘴打鑼舌打鼓的，連吃飯都堵不住嘴。」有的孩子吃飯

不細嚼慢嚥，三下五除二便完事。這時，一旁的家長又會發話
： 「你是三划兩不划就吃光了，還是個底朝天，吃了個狗兒乾
淨嘛」──形容孩子吃得快，且吃得精光，碗碟乾淨得如同狗
舔過一般，讓人忍俊不禁……

南京飲食土話廣泛流行於這的民間，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
這裡的飲食民俗風情，折射出了這的人注重飲食禮節，說話形
象風趣幽默的特點，因而也是外地人了解南京人及其飲食文化
的一個途徑。

去年搬到新家之後，丈夫
也不徵求我的意見，就把我原
來放在書櫃顯眼位置的那幾十
本證書，裝入一個大紙箱，塞
進底樓那間五平方米的雜物間
裡。我看到那些曾令我自豪的

「精神財富」上面布滿了灰塵，心裡頓時很不是滋
味，質問丈夫： 「你怎麼可以把它們當廢品放在這
兒？」丈夫不屑一顧的說： 「這些證書又不當吃又
不當喝，放書櫃盡佔地方。那些報社也是，多發些
獎金多好，老發這些沒什麼用的東西幹嗎？」我聽
了一肚子氣： 「你這個財迷，看不起我這些證書，
你弄幾本讓我瞧瞧？」丈夫自知理虧，趕緊去雜物

間，把我那些證書 「請」回書櫃上。
我是物質上的清貧者，正是這些證書的存在，

才使我感到精神上的富有。須知，這每一本證書的
後面都有着我一段苦苦追求和探索的歷程，有着一
個個令人回味無窮的故事。八小時之外，我不愛打
麻將，不愛去舞廳鶯歌燕舞，只喜歡舞文弄墨，平
時有拙作不斷見諸報端，其中不乏苦心謀就或歪打
正着的新聞、散文作品獲獎，年底也 「混」個 「優
秀通訊員獎」。獎品、獎金輕重只在其次，我看重
的只是那些或大或小鍍着耀眼金字的榮譽證書。每
當我展開它們時，看見自己的名字工工整整地鑲嵌
在文首，和各種各樣的評委會、報刊雜誌的紅色大
印連為一體，就不禁為自己的進步和不虛度年華而

自豪。這不是虛榮心在作怪，而是證書的確可以給
我以激勵，也能充實我陋室的幾分寒酸。

在如今物慾物質充斥的時代，我可以理解我的
丈夫，但我更尊重自己的選擇和價值取向。我一個
從農村出來求學的女孩子，又不是 「科班」出身，
更未有 「名家」指點迷津，從不知道新聞為何物，
寫東西是 「瞎子摸石頭過河」，是執著與勤以補拙
，到發表第一篇 「豆腐塊」時的欣喜若狂，再到一
些新聞、文學作品獲獎，這些都是對我寫作能力的
肯定，假如我不珍惜它們，以後我將再不會得到它
們，這一道理，又有幾人能理解？

我時不時對書櫃裡的榮譽證書行 「注目禮」，
因為它們將激勵我繼續在文學百花園裡努力耕耘。

神韻是草書的靈魂。高二適的
草書作品，峭勁秀逸，神韻奪目。
「草書點染曳帶之間，若斷若續，

宛轉生趣，而鋒稜宛然，真意不失
，此為入神。」這是高二適對草書
神韻的精闢論述。

他在題懷素草書千字文時指出： 「凡大草熟而能勁
，旨在意。……」所以他的草書重宛轉，尤重骨力。其
點畫起止折降分明，筋健骨重，則字勢峻媚的神態自然
而生。因此我們看高二適草書，絕沒有書家唐太宗評草
書作品所形容的 「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那
種纖弱可擊的俗作。他的草書，筆意奔放靈貫，沉雄淋
漓， 「落筆九天夷九地」的氣勢，令觀者感到激越震撼
。所謂力能貫神，這就是高二適草書的獨到之處。

張旭書草云： 「聞鼓吹而得其法，觀公孫氏舞劍而
得其神。」神何以得？舞劍騰拏宛轉、習者皆知，難得
的是武術最講寸勁，武術動作無論徒手或器械，其起止
轉折處必有頓挫，蓄其力，才能以寸勁克敵，制勝如神
。同樣詩韻講平仄，歌曲音律有強弱，書草講折鋒。其
核心即圖折轉而抑揚，抑揚而衂挫，氣滿中實，則神韻
出。如義勇軍進行曲，流傳至今，現在唱起來，還是那
樣氣吞山河，其力拔聲雄的氣勢，在不同的時代，都能
激揚起民族精神，這就是神韻的魅力。

高二適草書的骨韻，還與他用筆有關。他一生作草
，無論大字或小字都用狼毫強鋒為之。他與友人論草書
時說過： 「清人均稱趙子昂、董其昌均用羊毫，故書成
弱勢。」為此，他曾親自取鹿毫軟鋒書唐太宗《屏風帖
》告示友人： 「自感筆肚欠力，孱弱，不宜作真草。」

清代書家朱履貞，在其《書學捷要》中云： 「古來
書家，自明季刑、王、文、祝以上，從未有以羊毫弱筆
之書得傳於世者。」唐、張彥遠的《法書要錄》三唐何
延之蘭亭記中說： 「王羲之揮毫制序興樂而書，用蠶繭
紙、鼠鬚筆，遵媚勁健，絕代更無。」可見古人書真草

用強管者居多。清人謂書法有折鋒、搭鋒，用強筆者多
折鋒，用弱筆者多搭鋒。如歐書用強筆，起筆處無一字
不折鋒，明之董文敏用弱筆，起筆處多用搭鋒。尋作草
成功之路，或曰折鋒強筆，或曰搭鋒弱筆，不能勉為其
好。

據知，現代書人，不乏名家，多用軟毫弱鋒作草，
欲求書體的豐富異姿。我想，書旨用筆各異，書家所好
。但欲求得草書的神韻，使用的筆是否有其影響，是值
得我們進一步探討和實踐的。總之，凡藝事之道，無需
追求千篇一律，或如月朗清風，或如驚濤駭浪；鳥語可
悅耳，濤擊也足以蕩心。

高二適草書的神韻，根於其書外功夫。他在題杜甫
《驄馬行》云： 「吾嘗謂中國文化有三大寶物，即史遷
之文，右軍之書，杜陵之詩是也。而杜詩造法亦與史記
、王書同具一副機杼，轉動迴旋，強弱高下，無施而不
可。……然凡羲之書帖諸筆法，則杜律無不盡收之也
。」

高二適青年時即潛心國學，於文史研究愈老愈深。
他從中年起，即視詩書一家，在同一副機杼中暢遊不息
。他一直教育後生， 「習字同時要多讀點唐人詩，此為
風雅入心之道」。提示友人： 「讀書自養，書法更為怡
懷之事。」他講的 「風雅」、 「入心」、 「自養」是書
家的修養，其實就是書外功夫。

高二適講的書外功夫，古人也有很多告誡，韓愈在
《送高閑上人序》中述張旭治草之術： 「書之功夫，更
在書外。」蘇軾也說過： 「退筆如山未足珍，讀萬卷書
始通神。」高二適一生迴翔於中國歷代文史詩書的長河
中，多有所 「發明」，難怪章士釗稱： 「還將古事問高
君。」高二適正因為有深厚的詩文功底，才能在詩書一
生中譜寫出千餘首古今體詩：才能著有《蘭亭序真偽駁
議》那樣的文章；才能撰寫出《新定急就章及考證》那
樣的書法專著；才能自創強筆折鋒，不失章草筆意，筋
骨逼真，痛快酣暢的草書佳作。高二適詩書之名，為世

人傾慕。早在重慶立法院任職期間，就有 「院中詩人無
逾二適者」的許稱。于右任也譽高二適 「書當家」。高
二適也自稱： 「吳才非釣碣，早已蜀高亭。」

由於高二適有博深的書外功夫，所以他能 「不株株
於流派，圖出入千數百年，縱橫百數十家。」高二適講
不株株於流派，道出書法的發展，應不囿於流派，圖變
化才能不斷創新。孫過庭雖是唐代大書家，但高二適曾
評其書稱： 「孫虔禮千字一律，殊未能變。」高二適草
書，循古出新，博採眾長。章士釗讚許 「每當薤白風流
舊，偶涉雌黃海內知。」書法家林散之也許高二適書
「風流獨步」，是也。高二適詩書一生的經歷和其書外

功夫，給人以啟迪，古今實踐證明，沒有內涵的書人，
不可能走得更遠。正如高二適所言： 「一藝之成，捨涵
蘊功夫，則不得躋於深造。余所謂深造，非祛篋探囊之
輩所能為也。……不然，則字匠之為。」

高二適是詩人、書家，感情浩瀚如煙海，他曾云：
「書到酣時千萬字，情投深處兩三更。」他賦詩作草乘

興而發，變幻如夏雲奇峰，跌宕起伏。故運筆時而迅疾
、弛緩，時而濃重、清淡，時而鈎鎖連環、又參以隸草
真行。興時灑落飄忽，憂時沉鬱驚寒，以宣泄胸中悲歡
窮泰、發斂抑揚的心懷。

他在老年正逢妖孽四人幫盛行，深遭劫難，在贈友
人詩中云： 「灑墨江天淚萬行，揮毫夜掛自平章。無端
廢劫千人敵，逐鹿中原又一場。」從詩中，我們彷彿見
到在十年動亂的惡劣環境下，詩人閉守陋室 「夜掛平章
」 「藏胸列壑獨寒寒」伸紙涕零的辛酸場面。不由令人
感傷高二適 「何堪百感對茫茫」的不幸命運，他只能把
詩揮毫撐古愁，釋放積淤胸中的無奈、憂怨和激憤。其
情融於詩，亦融於書，如虎嘯猿啼，如崩崖裂石。正因
為這樣，他的詩書一生充滿了真情，詩神書韻盡矣！

高二適詩書的真情，正是他個性充分地抒白。三十
年代，章士釗薦知高二適于右任書云： 「階下本無狂李
白」。林散之與友人談高二適稱： 「人皆謂其狂，我獨
愛其直。」

高二適於史實研究 「無漏洞可塞。」在蘭亭論辯期
間，他給友人信中直言： 「不識區區當世士，只容滻艾
不滋蘭。」又言： 「蓋二劉世說，海內無人可與鄙對憶
，前駁徐森玉蘭亭文全用世說為佐證。」在談到急就章
研究時，他自信地說： 「此技至今五百年，請持草聖論
公道。」高二適讀書，多有所獲，常於他讀過或臨過的
書帖中可見，或為題跋，或為圈註。從不人云則云，言
必直出，頗有幾分狂意。在其《新定急就章及考證》一
書中稱： 「王羲之、王洽等以後，今草緣之以生，大行
於世……而成於張旭釋懷素釋等。」肯定了懷素對今草
發展的重大貢獻，但高二適對這樣的大書家、竟在題
《懷素自敘帖真跡》詩文中，直評： 「懷素自序何足道
，千年書人不識草。」這種評語也可能世人稱之為 「狂
言」。而狂和直正是其個性的張揚，其實高二適這種
「狂」，狂的是詩書學問，狂的是真性情。在蘭亭論辯

中，他丹忱獨步，不畏權勢，不摧眉折腰，苦苦抗爭，
咄咄逼人的氣勢，這也是 「狂」。狂的是戀真偽不讓，
狂的是人格尊嚴，狂的是志氣骨氣。

狂者則易顛，清文學家劉熙載曾云： 「草書重骨力
，蓋草勢尚險，凡物險者易顛，非具大力，奚以固之？
」高二適個性的狂和直，其書必具大力，如今自作詩云
： 「我書屈鐵非世資」，真是書見其人，書見其神。

欣賞高二適草書，如同欣賞一幅山水畫，山有石見
骨，有水生趣，有色則媚。其草書峻勁骨力，風神多姿
，蘊含着他的浩然氣勢和精神，這正是他 「幕席天地間
，仁蟲篆餘一善」的一生追求。為此章士釗贈詩： 「渭
水桐江都付汝，願留楚些博先聲。」高二適詩書將 「冬
青」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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涼
如
許
，
許
多
老
人
、
遊
客
在
此
徘
徊
一
日
，
品
茶
靜
坐
以

消
溽
暑
。

大
覺
寺
始
建
於
西
元
一
○
六
八
年
的
遼
代
，
距
今
已
有

近
千
年
的
歷
史
，
因
為
寺
內
有
清
泉
流
入
，
所
以
又
名
﹁清

水
院
﹂
。
寺
內
到
處
充
滿
着
歷
史
的
滄
桑
，
遼
代
石
碑
、
明

代
建
築
、
清
代
皇
帝
題
字
等
等
，
隨
處
可
見
。

大
覺
寺
是
西
山
八
院
之
一
。
元
時
大
覺
寺
曾
一
度
改
名

靈
泉
寺
，
直
到
明
宣
宗
朱
瞻
基
時
，
撥
重
金
重
修
靈
泉
寺
改

名
大
覺
寺
至
今
。
清
康
熙
朝
皇
四
子
雍
親
王
看
中
了
這
塊
風

水
寶
地
，
並
與
當
時
寺
內
主
持
迦
陵
和
尚
打
得
火
熱
，
甚
至

在
雍
正
爭
奪
帝
位
中
也
曾
為
其
出
謀
劃
策
。
雍
正
即
位
後
迦

陵
和
尚
成
了
當
然
的
國
師
。

大
覺
寺
坐
西
向
東
，
這
種
建
廟
形
式
順

應
了
遼
、
金
時
代
崇
拜
太
陽
的
模
式
。
整
座

寺
廟
建
有
山
門
、
碑
樓
、
功
德
池
、
石
橋
、

鐘
鼓
樓
、
彌
勒
殿
、
大
雄
寶
殿
、
無
量
壽
佛

殿
、
大
悲
壇
等
建
築
，
奇
怪
的
是
寺
內
沒
有

哼
哈
二
將
殿
，
這
在
中
國
北
方
的
傳
統
寺
廟

中
是
極
為
少
見
的
。

大
覺
寺
內
建
築
依
山
勢
層
疊
而
上
，
自

東
向
西
由
四
進
院
落
組
成
。
寺
內
廟
宇
建
築

多
是
清
代
重
建
而
成
。
殿
宇
雄
偉
古
樸
，
布

局
深
廣
嚴
謹
。
寺
內
後
山
是
一
處
別
致
的
園

林
。

玉
蘭
花
是
大
覺
寺
裡
的
一
大
美
景
，
也

是
大
覺
寺
的
標
誌
之
一

，
每
年
春
天
，
大
覺
寺

裡
都
會
舉
行
玉
蘭
文
化

節
。
大
覺
寺
裡
有
株
古

玉
蘭
，
已
經
有
三
百
多

年
歷
史
了
。
這
棵
玉
蘭

是
原
來
大
覺
寺
的
住
持

從
廬
山
移
過
來
的
，
所
以
它
是
南
方
的
玉
蘭

而
不
是
本
地
的
玉
蘭
。
從
（
清
代
）
雍
正
晚

期
就
移
到
寺
中
來
了
。
每
年
到
清
明
前
後
開

花
。
這
株
玉
蘭
木
本
比
較
矮
，
不
是
很
高
，

但
是
花
冠
很
大
，
花
瓣
開
得
比
較
肥
厚
，
真

的
是
像
冰
清
玉
潔
的
，
所
以
歷
代
吟
詠
這
棵

玉
蘭
的
詩
文
也
很
多
。
每
年
春
天
，
這
株
玉

蘭
花
大
香
鬱
，
千
枝
萬
蕊
，
花
鮮
而
不
艷
。

每
逢
花
期
，
朵
朵
銀
葩
競
相
開
放
，
使
人
眼

花
繚
亂
，
留
連
忘
返
。
大
覺
寺
的
玉
蘭
姿
、

色
、
香
均
為
北
京
之
最
，
堪
稱
一
絕
。
大
覺

寺
裡
的
眾
多
古
樹
中
，
還
有
一
株
高
大
而
古
老
的
銀
杏
樹
，

俗
名
﹁白
果
王
﹂
，
要
六
人
一
起
才
能
合
圍
起
來
，
濃
蔭
可

蔽
半
個
院
落
，
據
說
已
經
傲
立
千
年
之
久
。

一
九
九
七
年
，
大
覺
寺
院
中
成
立
了
明
慧
茶
院
，
在
大

覺
寺
內
各
處
設
有
茶
室
，
還
建
成
了
紹
興
菜
館
。
大
覺
寺
裡

廢
棄
的
僧
房
改
為
客
房
，
還
有
豪
華
套
房
。
此
外
，
寺
內
還

改
建
了
會
議
室
和
其
他
娛
樂
設
施
，
院
內
的
空
地
上
也
擺
了

很
多
明
慧
茶
院
的
躺
椅
和
茶
桌
。
此
後
，
茶
香
就
和
花
香
、

古
樹
一
起
成
為
大
覺
寺
的
一
個
特
色
。

大
覺
寺
內
一
年
四
季
景
色
各
不
相
同
，
歷
來
都
是
文
人

墨
客
流
連
的
地
方
，
也
留
下
過
不
少
美
麗
的
詩
篇
。
中
國
近

代
著
名
的
文
學
家
朱
自
清
就
曾
在
遊
覽
大
覺
寺
的
時
候
寫
了

一
首
名
為
﹁遊
戲
之
作
﹂
的
新
詩
：
﹁大
覺
寺
裡
玉
蘭
花
，

筆
挺
挺
的
一
丈
多
；
仰
起
頭
來
帽
子
落
，
看
見
樹
頂
真
巍
峨

。
…
…
上
帝
一
定
在
此
地
，
我
默
默
等
候
撫
摩
。
﹂

南
京
土
話
說
飲
食

季
旭
東

高二適草書的神韻 高澤迥

我
的
精
神
財
富

張
玉
清

避暑古剎大覺寺 許 揚

回
顧
這
一
輩
子
，
我
覺
得
自
己
經
歷
了
三
個
主
色
不
同
的
歷
史
時
期
。
第
一

時
期
以
紅
色
為
主
，
第
二
時
期
以
灰
色
為
主
，
現
在
第
三
時
期
正
努
力
以
綠
色
為

主
。

第
一
時
期
三
十
多
年
在
中
國
。
自
幼
看
到
的
是
盡
是
紅
色
：
紅
旗
，
紅
領
巾

，
紅
領
章
，
大
紅
榜
，
大
紅
花
。
喊
的
是
﹁又
紅
又
專
﹂
、
﹁紅
心
向
黨
﹂
口
號

，
唱
的
是
《
繡
紅
旗
》
、
《
紅
燈
記
》
。
到
了
﹁文
革
﹂
，
更
是
一
片
紅
海
洋
：

紅
衛
兵
，
紅
小
兵
，
紅
寶
書
，
紅
袖
章
，
紅
色
江
山
，
﹁全
國
一
片
紅
﹂
。
最
常

用
的
形
容
詞
是
﹁紅
彤
彤
﹂
（
﹁紅
彤
彤
的
天
，
紅
彤
彤
的
地
﹂
）
，
新
聞
報
道

總
是
說
偉
大
領
袖
﹁神
采
奕
奕
，
紅
光
滿
面
﹂
。

我
知
道
，
從
一
個
舊
社
會
過
渡
到
一
個
新
社
會
，
曾
有
不
計

其
數
的
人
灑
了
鮮
血
，
拋
了
頭
顱
，
這
個
新
社
會
是
用
紅
色
的
血

換
來
的
，
所
以
理
所
當
然
把
紅
色
定
為
社
會
的
主
色
。
小
時
候
戴

上
紅
領
巾
│
│
紅
旗
的
一
角
，
就
覺
得
很
光
榮
、
很
驕
傲
。
就
是

﹁文
革
﹂
剛
開
始
時
，
也
曾
被
紅
海
洋
激
動
過
，
後
來
才
逐
漸
覺

得
紅
得
太
過
分
，
紅
得
太
耀
眼
，
連
不
該
流
血
的
地
方
、
不
該
流

血
的
人
都
流
血
了
，
而
這
種
流
血
本
來
是
可
以
不
發
生
的
，
是
完

全
沒
有
必
要
的
，
是
違
背
﹁紅
色
﹂
原
有
的
神
聖
意
義
的
。

第
二
時
期
三
十
年
在
美
國
。
這
是
一
個
反
對
﹁紅
色
﹂
、
製

造
過
﹁紅
色
恐
怖
﹂
的
國
度
。
這
裡
，
人
們

不
唱
《
國
際
歌
》
，
也
不
談
﹁紅
色
理
想
﹂

。
我
們
看
到
的
是
﹁驢
﹂
和
﹁大
象
﹂
的
競

爭
，
還
有
外
星
人
E
T
的
來
訪
，
吃
的
是
漢

堡
包
和
炸
雞
，
聽
到
的
是
米
老
鼠
的
叫
聲
，

唱
的
是
貓
的
﹁回
憶
﹂
。
這
本
應
是
一
個
與

﹁紅
色
﹂
相
對
立
的
﹁白
色
﹂
國
家
（
中
國

批
判
過
的
﹁白
專
道
路
﹂
的
就
是
美
國
式
道
路
）
，
可
我
倒
沒
有

感
到
過
白
色
恐
怖
。
它
的
主
色
究
竟
是
什
麼
呢
？
真
說
不
上
來
。

這
種
主
色
的
不
明
朗
性
其
實
就
是
一
種
灰
色
。
美
國
既
有
白
人
，

又
有
黑
人
，
我
生
活
在
黑
人
與
白
人
之
間
，
而
黑
白
之
間
的
顏
色

也
就
是
灰
色
，
加
上
美
國
確
實
有
不
少
消
極
頹
廢
、
也
即
持
灰
色

人
生
觀
的
人
，
那
麼
把
﹁灰
色
﹂
當
作
美
國
社
會
的
主
色
不
就
非

常
貼
切
嗎
？

第
三
個
時
期
剛
剛
開
始
。
不
論
在
美
國
和
中
國
，
顯
然
都
已

扯
起
了
綠
旗
。
﹁走
向
綠
色
﹂
，
已
成
為
新
世
紀
各
國
的
共
同
口

號
。
大
家
都
在
討
論
如
何
保
護
自
然
、
節
約
能
源
、
開
發
新
能
源
、
降
低
地
球
氣

溫
、
保
持
空
氣
和
水
的
潔
淨
。
綠
色
將
成
為
許
多
國
家
的
主
色
。
你
看
在
美
國
，

現
在
有
多
少
由
﹁綠
色
﹂
當
頭
的
新
詞
語
：
綠
色
革
命
，
綠
色
經
濟
，
綠
色
能
源

，
綠
色
環
保
，
綠
色
生
活
方
式
，
綠
色
工
作
，
綠
色
企
業
，
綠
色
商
機
，
綠
色
市

場
，
綠
色
建
築
，
綠
色
屋
頂
，
綠
色
藝
術
，
綠
色
博
覽
會
，
等
等
，
甚
至
還
有
把

骨
灰
灑
在
森
林
保
護
區
的
﹁綠
葬
﹂
。

很
好
，
社
會
主
色
的
轉
換
標
誌
着
時
代
的
進
步
、
文
明
的
提
高
。
讓
綠
色
給

人
類
帶
來
更
多
的
福
祉
，
更
多
的
快
樂
吧
。

主色的轉換 陳 安

谷
柳
（
一
九
○
八
至
一
九
七
七
）
的
《
蝦
球
傳
》
是
香
港

一
九
四
○
年
代
小
說
的
經
典
之
作
，
這
篇
小
說
從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月
至
一
九
四
八
年
初
，
連
載
於
香
港
《
華
商
報
》
的
文
藝
副

刊
上
。
小
說
原
分
《
春
風
秋
雨
》
、
《
白
雲
珠
海
》
、
《
山
長

水
遠
》
和
《
日
月
重
光
》
四
部
，
故
事
以
二
戰
結
束
後
的
香
港

社
會
為
背
景
，
情
節
曲
折
動
人
、
語
言
樸
實
而
具
濃
郁
的
地
方

色
彩
。
它
塑
造
了
一
個
貧
苦
少
年
蝦
球
從
香
港
浪
跡
到
廣
州
，

最
後
進
入
東
江
打
游
擊
的
經
過
。
可
惜
第
四
部
《
日
月
重
光
》
並
沒
有
寫
成
，
嚴
格

來
說
，
《
蝦
球
傳
》
是
部
未
完
成
的
作
品
，
但
由
於
它
故
事
獨
立
，
塑
造
人
物
有
血

有
肉
，
大
受
讀
者
歡
迎
，
不
損
其
藝
術
性
。

一
九
四
○
年
代
的
《
蝦
球
傳
》
是
由
香
港
新
民
主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
第
一
部

《
春
風
秋
雨
》
出
版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二
月
，
《
白
雲
珠
海
》
出
版
於
七
月
，
到
《
山

長
水
遠
》
初
版
時
，
《
春
風
秋
雨
》
已
出
到
第
三
版
了
，
可
見
它
受
歡
迎
的
程
度
是

﹁空
前
﹂
的
。
《
蝦
球
傳
》
在
香
港
已
不
知
印
過
多
少
次
，
如
今
大
家
見
到
的
智
明

書
局
版
，
只
列
﹁一
九
五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出
版
，
而
不
列
版
次
了
。

建
國
後
谷
柳
修
訂
《
蝦
球
傳
》
，
由
北
京
通
俗
文
藝
出
版
社
於
一
九
五
七
年
合

成
一
冊
出
版
，
此
後
也
重
印
過
多
次
，
都
是
一
厚
冊
的
修
訂
本
，
若
諸
位
想
讀
﹁原

汁
原
味
﹂
的
《
蝦
球
傳
》
，
一
定
要
找
像
我
這
本
三
卷
本
的
。

谷
柳
的
《
蝦
球
傳
》
許
定
銘

高
二
適
草
書

在寧波，原想到城皇廟造訪一下城皇爺，
卻不想那地界全部讓賣風味小吃的攤販佔領了
。城皇爺沒拜到，卻大嘗了一通美味，更是不
虛此行了。

因為正趕上大雨，廟的外貌未及注意，一
頭闖進廟內，那景象頗令我興奮。雕樑畫棟油

漆尚新，地面鋪着方石板；一個個攤位亮着各自的招牌，顯着各
自的手藝；高矮胖瘦，男女老幼，各色食客，摩肩接踵。廟內，
各種食物的味道混為一團，生魚蝦的腥味；熟螺蟹的鮮味；各種
肉類的香味；油炸臭豆腐的臭味；還有各種佐料的辣味酸味……
各種聲音混雜一片，有食物在鐵板上被燒烤的吱啦聲；鐵鏟在鐵
鍋中的翻炒聲；小販們彼伏此起的叫賣聲；食客們呼朋喚友的呼
喊聲；小孩子興奮的歡笑聲，聲調高低各異，還夾雜了許多東西
南北的方言。還有各種鍋中煙氣騰騰，水鍋裡升起裊裊的霧氣；
油鍋上飄浮着透明的白煙；鐵板燒衝起陣陣油水交加的煙霧。

我很喜歡這小吃街的氛圍。其實，附近也有幾家頗有特色的
風味小吃店，店堂窗明几淨，店面清潔整齊，服務生統一着裝，
器、食及食物之形色亦皆統一，完全是工業化的現代風味小吃，
絕對衛生，卻很難傳統。不知為何一看那一塵不染的櫃台上，一
溜排開的一碟碟，一碗碗小吃，我突然想到電影《摩登時代》中
，卓別林在工廠流水線上揮舞着兩隻扳手的滑稽景象。這是完全
不搭界的兩件事，但都體現了工業化生產不變的一致，卻讓我食
慾巨退。

我喜歡城皇廟裡，那如《清明上河圖》一般的市井味道。石
板地面有點髒，卻不污穢，聲音有些嘈雜，卻有生氣，即使相同
的小吃，由於各家獨特的手段，也使其有着各自的味道。手工作
坊與生產線的製作，實在不可同語，一種是獨特的，一種是標準
的；各有各的精彩。

城皇廟的風味小吃
魯 人


